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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土文学的代表作《白鹿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它展示了中华民族长达半个世纪的变迁。文

章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文本，探究作者在时局的变迁中对儒家文化命运走向的思考。从乡村社会中的儒家

文化观念中找寻传统儒学在“和”理念、仁义理念、宗族理念及教育理念等多方面闪光点，从人物形象

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意义中借鉴儒家文化对“人之为人”的要求，反思其对人性的束缚，从《白鹿原》儒

家文化的审视中挖掘其当代内涵，扬弃糟粕、传承精华，这对当今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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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local literature, Bai Lu Yuan, is an important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t shows the changes in the Chinese nation 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The paper has chosen three perspectives to analyze the text, exploring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on 
the fate of Confucian culture amid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e analysis seeks to identify the high-
light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n the “harmony” concept, the concept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clan ideology, and educational ideas within the rural society. It also draws lessons 
from the Confuci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represented by the characters, reflecting on its demands 
on “what makes a human” and the constraints on human nature. By examining the Confucian cul-
ture in Bai Lu Yuan the study uncovers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advocating for the aban-
donment of the dros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essence, which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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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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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继“伤痕–反思–改革”浪潮之后兴起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白鹿原》称得上是中国乡土小

说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讲述了白鹿原上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半个多世纪的恩怨，表现了从辛

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书写了社会变迁下中国广大农民的缩影，也塑造了一个个鲜

明的人物，在故事的讲述中书写着传统儒家文化的存留问题。 
学术界对陈忠实及《白鹿原》的研究十分丰富，这些作品对陈忠实及其作品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

包括人文特色、艺术手法、角色塑造、历史阐释、女性悲剧及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比较等。本文以儒家文

化为切入点，对白鹿原上所呈现的儒家文化的内涵进行分析，找寻其在新时代难以为继的缘由。儒学的

传承需要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并与当下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古老的文明跨越千年时空

后依旧熠熠生辉。 

2. 乡村社会中的儒家文化观念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流文化，自春秋时期孔孟始，历经百年传承，至汉武帝时期被

确立为正统，并成为历朝历代当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思想。古代社会中阶级分层情况普遍，门第等

级森严，由此导致了儒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果。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受到社

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分化成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和流传于民间的儒家文化这

两部分。在白鹿原上，儒家文化传播依靠的是乡约、族规、家训等方式，因此本文探讨的儒家文化属于

后一种。儒家文化对民众的影响涉及各个方面，百姓们对儒家文化的自觉遵守是乡村社会得以正常运行

的根本，本节主要探讨白鹿原上最值得当下借鉴的四个儒家文化理念。 

2.1. 白鹿原的“和”理念 

儒家文化中“和”这一理念含义复杂且影响深远，一直以来它都是儒家治理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在维护白鹿原生活稳定安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多处情节都写了白鹿村村民的和谐理念，如

对白鹿精灵的刻画、对朱先生理想化的描写等。在白鹿原乡民的心中，白鹿精灵能够消除灾难带来美好

和谐，这体现的正是村民对于“和”的追求。饥馑年代他们难以生存时盼望着白鹿精灵降世，消弭一切

苦难；在朱先生去世后又把朱先生当作白鹿精魂的寄托，作为儒家文化化身的朱先生如先知一般在坟墓

中刻“人作孽不可活”正体现了儒家“以和为贵”、反对暴力的观念。“和”之理念的弥足珍贵及影响

深远是在冲突中体现的，在陈忠实描写的这段时期内，白鹿原上最集中的矛盾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

冲突，代表情节是白灵对白嘉轩的反抗。受到了新时代影响的白灵以死抗争，坚持要在城里读书，后又

积极投身革命，拒绝家中安排的婚姻，毫无疑问她是新文化的代表；与之相对的是白嘉轩对白灵这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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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于儒家伦理行为的坚决反对，但是他对此又无可奈何，白嘉轩只能把白灵反锁在屋中，以限制人身自

由的方式来逼迫她回心转意。封建家长制的威严难以制服白灵，白灵逃脱后白嘉轩彻底失望，此后闭口

不提女儿任何事。父女之间难以调解的矛盾代表的是当时社会中新旧文明之间的矛盾之后，矛盾冲突的

难以调和也正说明了传承儒家“和”之理念的必要性。 
此外，儒家文化中“和”的理念一直以来都是和其他核心思想相辅相成的。比如与“仁义”思想的

互相渗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投射到白鹿原中就是，以仁义道德为

基石，通过教化人们，最终实现以“天下大同”为目标的和谐美好的乡村社会，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乡

风文明、生活富足”的现代乡村有着借鉴意义。 

2.2. 白鹿原的仁义观念 

“仁义”思想在中国社会中源远流长，“仁”与“义”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贯

穿于封建文化体系的始末。儒家思想在白鹿原上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其“仁义白鹿村”之称。白嘉轩向

来仁厚，慷慨资助了走投无路的李寡妇，买下了她的田产，然而在此之前李寡妇和鹿子霖进行了抵押，

但此事并无文书契约为证，由此白嘉轩鹿子霖展开了一系列冲突，甚至引发了族里白家和鹿家的大规模

械斗。最终在冷先生和朱先生的调节下，这场风波才平息。两人都放弃土地的归属权，把土地交还李寡

妇，并给予其钱粮助其度过难关。县令亲自做“仁义白鹿村”的石碑送到了白鹿村，此后白鹿村便有“仁

义庄”之称。《白鹿原》中对“仁义”的记叙，正是长久以来传统儒学在民间广泛传播后深入人心的证

明。孔子对仁做出的定义是“爱人”，孟子把义视作“羞耻荣辱之心”，通过白鹿原抢地一事不难看出，

在儒家文化长久的熏陶下，人们都具有一致的荣辱观，也都有着相似的爱人之心。这是儒家传统文化最

优秀的品质，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道德理念来建设“美美与共”的文明社会。 
其次，体现白鹿原村民对“仁义”理念贯彻的情节还有白嘉轩主持修订《乡约》。基于地缘政治产

生对全族乡民起约束作用的《乡约》是儒家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宗族首领在制定《乡约》

时均是以儒家传统文化的“仁义”为出发点，因此从儒家文化与宗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衍生出的《乡约》

成了今天研究封建社会文化的绝佳范本。在全村实施后，一段时期内民俗焕然一新，《乡约》成为了白

鹿村民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聚众赌博、偷鸡摸狗等一系列恶性事件销声匿迹。在《白鹿原》描述的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封建乡村社会，《乡约》是偏安一隅的白鹿村的百姓们赖以解决纷争、规范约束自

身道德、乃至保证文明长久绵延的重要标杆，陈忠实也肯定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2.3. 白鹿原的宗族观念 

宗法制于远古社会就有萌芽，至西周正式确立，影响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与思想家。到了宋明时期，

“存天理、灭人欲”等观念的提出代表着儒家文化对人性的约束愈趋严格。后至明清，在部分儒学思想

家的引领下，宗族制度愈趋完善，人们的宗族观念更加浓厚，宗族文化也逐渐发展成为农耕社会中乡村

百姓的行为准则。 
祠堂这一文化意象作为儒家宗法观念的代表在白鹿原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情节推动方面还

是人物性格发展方面，都有着祠堂的影响，同时这一意象也是小说开头所言“展示民族秘史”的一个重

要例证，“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便是一部民间村落家法组织为文化如何被几十年的政治纷争所侵

扰的历史”[2]。白鹿原的祠堂作为儒家文化的符号，象征着千百年来子子孙孙的精神信仰，更见证着白

鹿原的兴衰荣辱。高大恢弘的祠堂是一个宗族光宗耀祖的代表，正因为如此，白鹿原祠堂建筑的规模相

较于普通居民住房更加宏大庄严。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得到头胎儿子后终于直起了腰杆，有了族长

的底气之后他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翻修祠堂。这个提议的得到了全体村民的响应，各家各户都踊跃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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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粮食，整个村里都把修祠堂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祠堂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恪守着儒家文化的原

则，它只接纳儒家文化认可的人事，一切有悖于儒家伦理的事物都被拒之门外。在封建宗族婚姻制度中，

新妇嫁人都要进入祠堂跪拜列祖列宗，这在白鹿原上同样是一项庄严隆重的仪式。白孝文娶亲时，是白

嘉轩亲自主持的进祠堂叩拜宗族的仪式，但是与之相对的，违反了儒家文化对女性“妇德”的要求的田

小娥就被禁止进入祠堂。根据小说的描述，祠堂在白鹿原上主要承担的功能有四。供奉牌位、敬修族谱

这些是它最基本的功能，对此小说中有最直接的记载：“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祖列宗显考显妣”。

其次，祭祖也是祠堂的基本功能。黑娃起义失败后，白鹿原迎来了短暂的安宁。生活回归平静，乡民们

开始着手修复祠堂和乡约碑文的工作。一切简略复原之后，白孝文主持了隆重的祭奠仪式，昭示着祠堂

功能的恢复。再者，祠堂还承担着教学功能，“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徐先生就在这里为白鹿原

上的孩子们授课，教导他们明白事理。除此之外，它还是处理宗族事务、惩戒罪恶的重要活动场所。比

如白鹿原上出白狼后，大家集中到祠堂听白嘉轩安排修补围墙的事宜；“交农”事件后《乡约》的约束

力度下降，吸鸦片和赌博的行为悄然滋生，为了重振纲纪，白嘉轩召集族人到祠堂中集合，用干枣刷抽

打犯事的八个人；白孝文与田小娥通奸被抓后，同样也是在祠堂中接受了惩罚[3]。在封建社会中，宗族

的稳定与传承凭借的就是祠堂，因为它是一方土地上血缘关系最直接的呈现，陈忠实想要寻根的思想也

在此得到了体现：人要寻得根，祠堂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了祠堂，根植于一方土地的农民才能挖掘出自

身生存的意义，才能懂得劳作与繁衍生息的意义，从而达到统一思想的地步。 

2.4. 白鹿原的教育观念 

儒家文化一直以来贯彻的教育目标是把人培养成“君子”。何为君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标准是最好的答案。白鹿原上民众对待教育的态度，对待教育结果的标

准，正是儒家文化中对“君子”的要求，也是长久以来儒学浸润人心的体现。白嘉轩继任族长之后，修

好祠堂后就着手兴办学堂，充分表明了白鹿原村民对教育一事的重视。朱先生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魂，对

于兴办教育一事的态度自然是赞同不已：“二位贤弟做下了功德无量的事啊……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

可那仅仅是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祖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

孝；敬了祭了也只尽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靠那些还在吃奶的学步的穿烂档裤

的娃儿，得教他们识字念书晓以礼义……”[3]朱先生这番话不仅点出了教育在传宗接代中的必要性，也

间接证明了儒家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孩子们在学堂学习的内容除了儒家经典外，还有在白鹿原上起着重

要作用的《乡约》。《乡约》的内容渗透进下一代的思想，形成白鹿原村民共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作

为特有的民俗民风在白鹿原上世代相传。 
白鹿原上的教育形式不止有集体学堂，也有家庭教育。信奉“耕读传家”的乡绅门户会结合自己的

祖训对后辈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白嘉轩对三个孩子的要求就不尽相同。他把白孝文当作下一任的族长

来培养，所有的行为举止都被传统儒家文化约束；作为儒家宗法制的继承人，白孝文必须勤奋好学、品

行端正，不能沾染上任何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恶习。在白孝文和田小娥厮混在一起之后，他已经被儒家文

化所不容，也因此失去了族长的继承权。白嘉轩铁面无私对其动用家法，并将培养的重心转移到了次子

白孝武身上。此外白嘉轩也非常注重言传身教，时刻给他们灌输儒家“仁义”的理念。由于发家的原因

不同，鹿家有着与白家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从是否让后代接受新式教育这个问题中就能看出白嘉轩与

鹿子霖的不同。不过，虽然鹿家在教育后代方面信奉的观念是“闯世事”，但祖祖辈辈仍对通过科举考

试进入上流阶层一跃改变命运有着很深的执念，马勺死前留给后代的遗愿就是：“记住，孙子曾孙子谁

中秀才中举人或者进士，就到我坟上放炮响铳子，我就知道鹿家出了人了”[3]。尽管两家对后代实质性

的要求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遵循的教育理念都是从儒家文化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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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白鹿原上的教育理念立足于儒家文化长久以来对人性的要求，同时也融合了白鹿原这一

自成体系的乡村社会的现实需要，对白鹿原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3. 儒家文化投射下的人物意象 

《白鹿原》尤为出彩之处便在于其人物群像的丰满。不同于以往农村革命题材小说中对人物性格扁

平化的描写，陈忠实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充满了思辨性。脱离了脸谱化的人物形象显得更加形象立体，读

者更容易从人物的成长过程中看到其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认识到儒家文化的重要性。 

3.1. 白嘉轩、朱先生：对儒家文化的坚守与捍卫 

作为贯穿全文的主人公，白嘉轩身上的仁义道德是儒家文化的缩影。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他并不懂

何谓阶级斗争与压迫剥削，他长久以来的行事原则是儒家文化中为民请命的传统和将心比心的仁义道德，

这些是白嘉轩人格中的闪光点。学术界历来对《白鹿原》的研究都绕不开白嘉轩，莫不赞其为传统文化

的“卫道者”与“奉行者”。对于这些评价，笔者深以为然。在他成为族长前，他的事迹（如把长工鹿

三当成一家人，帮助李寡妇买地、送鹿三的儿子黑娃进学堂念书等）已然体现出了他作为深受儒家文化

熏染的一代乡绅的特征；在他继任族长之后，他所做的几件大事诸如修祠堂、立《乡约》和办学堂等，

是更深一步地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民间儒家文化讲究“耕读传家”，白嘉轩身体力行地

践行这一点。他对不善于劳作的白孝文颇有微词，对善于劳作的白孝武多加赞赏。“社会处于农耕文明

的浸润，农耕文明是儒家文化诞生的物质基础，更进一步协助并参与到儒家文化体系及这一文化内涵的

形成与构建的整个过程中”[4]，可见劳作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次于劳作的便是读书，白嘉轩虽然

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却把“仁、义、礼、智、信”完全地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和对后代

的教育中，引领白鹿原的村民们实践着长久以来早已与儒家文化所融合的民间乡绅文化，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白鹿原上的万千村民树起了一个标杆。 
儒家文化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朱先生在白鹿原上起到的是“身为世范”的作用。陈忠实对他的塑造体现

的是自身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肯定。朱先生是小说《白鹿原》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人物”

[5]，其生活原型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牛兆濂”[6]。在小说中，他是多年

深居简出钻研程朱关中学派的大儒，是未卜先知守护白鹿原平安的智者，更是白鹿精神的现实化身。他有

着传统儒家文化中“圣人”最本质的特点：本性纯朴、崇尚自然，“一身布衣，青衫青裤青袍黑鞋布袜，

皆出自贤妻双手，棉花自纺自织自裁自缝，从头到脚不见一根洋线一缕丝绸。” 他给儿子起的名字“怀

义”“怀仁”充分表现出他对儒家道德的坚守。他独具远见卓识，不因与白嘉轩有亲而包庇，奉县令指示

毅然禁烟毁罂粟，是儒家文化中“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的体现；他给迷途知返的白孝文写下慎独二字，

是对儒家文化中君子立世治身齐家的体现；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强敌当前只身一人劝退二十万大军，是对

儒家文化中“仁爱”的坚守；他放粮赈灾、不求回报编撰县志，在国家危难之际又托着残躯携八位老先生

弃笔从文，是儒家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3]……朱先生这一近乎“圣人”的形象，体现的是传

统儒家文化中进可居庙堂之高建功立业，退则处江湖之远著书立说的忧国忧民的精神，这种精神震撼着整

个民族，历久弥新。在给朱先生的挽联中，黑娃写的是：“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3]，笔

者认为这两句话是对他一生的最好概括。朱先生是《白鹿原》中最理想化的人物，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寄寓

之所。在变幻的年代，这样的文化精髓滋润着白鹿原的一方黎民，影响着整个华夏大地。 

3.2. 白灵、田小娥：对儒家文化的抗争 

《白鹿原》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角色，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以白赵氏、仙草为代表的

恪守封建礼教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是千百年来对封建压迫逆来顺受的广大女性的代表，儒家文化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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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要求的“幼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道”是她们自幼接受的理念，她们对此深信

不疑并奉为圭臬；第二类是以田小娥、白灵为代表的具有反叛行为的女性，她们敢于反抗命运的压迫，

勇于打破传统礼教的藩篱，但二人的反抗意识、动机乃至举止都不尽相同，代表着当时社会中两种形式

的反抗。 
陈忠实谈到，田小娥是整部《白鹿原》中构思出来的第一个角色，可以说，她的“人设”是陈忠实

反抗封建礼教逆反心理的真实体现。田小娥是一个符号，她是中国千百年来所有在传统封建礼教的压迫

下被觊觎、被仇视、被污名化的“尤物型”女性的代表。她出场的身份是大财主郭举人的小妾，虽然锦

衣玉食但没有半点作为人的尊严。田小娥并没有麻木不仁甘心于此，而是十分具有反抗精神。与其说黑

娃的到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倒不如说是黑娃给了她逃出生天的契机。“质朴老实的黑娃使处于绝望

境地的田小娥看到了希望，所以田小娥不顾封建势力的压迫，与黑娃私奔，这一不被世人所认可的大胆

行为正体现了田小娥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意识”[7]。黑娃出逃后，她孤苦无依，为了黑娃的安危求助鹿子

霖，鹿子霖却以性事作为交换的条件，田小娥为了生存只能委身于他。细数田小娥一生的经历，从她作

为小妾进入郭举人家开始，她的人生就进入了一个无休止的苦难循环，变换的只是施暴者的身份。身份

卑贱、失去贞洁的女性向来是传统封建礼教摒弃的对象，因此她被儒家文化拒之祠堂门外，逃离郭举人

后依旧不能为世俗所容；她在性事上有着不属于那个年代的开放，这显然也有悖于儒家文化一直以来提

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被排挤的田小娥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开始了对社会的报复，“她和鹿子

霖一起戏弄狗蛋，又引诱了道貌岸然的未来族长白孝文。她终于如愿，使白孝文彻底堕落，让刚强无比

的白嘉轩昏死过去。她受到传统文化的歧视，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破坏传统文化”[8]。田小娥作为没有受

过教育的旧时代女性，她的抗争是无意识的，是出于反抗压迫的本能。由于时代的局限，田小娥式的反

抗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走向毁灭，杀死她的不是鹿三，是鹿三所代表的封建礼教。 
与田小娥完全不同，白灵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她的反抗也是有意识的。年幼时期的白灵深受父

亲的娇宠，如愿到新式学堂学习，也因此造就了她反抗封建礼教、一生追求自由的性格。白灵是乡土气

息浓郁的白鹿原中的一抹浪漫主义色彩，代表着当时社会变迁之际突破儒家文化的藩篱、接受新思想的

年轻一代，也象征着新时代文化与封建文化桎梏对抗的开始。白灵的感情经历代表着女性开始拥有“自

我”的意识以及拥有突破儒家文化的束缚、迈向自由的勇气。她坚持到城里念书，勇敢地追求爱情、誓

死不从家中安排的婚姻，也坚决拒绝父亲为她安排的人生规划。她一生都在致力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是

当时千千万万走向新时代的女性的化身。彼时正逢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这些觉醒的年轻女性也积极

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书写妇女解放史的新篇章。 

4. 《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当代审视 

《白鹿原》所呈现出的儒家文化内涵不同于一直以来主流思想对传统儒学的彻底否认，如对“朱先

生”这一典型形象的刻画，既表明了陈忠实对儒家的肯定，也在启发着读者对新旧文明冲突的思考。对

于传统儒家文化应该如何自处、是否应该全盘颠覆这些问题，陈忠实没有直接作出回答，而是在文本中

给予了理性客观的叙述，把文化的选择权交给了读者，也是让渡给了时间。唯有时间跨度够远，才能不

受社会环境的蒙蔽、理性客观地研究儒家文化如何存在的问题。今时今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

表明了儒家文化长久的生命力，传统儒学中不乏人性道德、教育理念等多方面闪光点，扬弃糟粕、传承

精华，找寻其长久以来得以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所在，这才是研究儒学的意义。 

4.1. 儒家文化的局限 

《白鹿原》时间跨度长远，在作品描述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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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农耕文明被颠覆，整个社会开始向现代文明转型。这一特殊的过渡期既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了千

百年的儒家文化的完整形态，又阐明了其退出历史舞台的无可奈何以后背后的多重原因。其一，儒家文

化作为封建皇权时期皇家赖以维护统治的正统思想，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白鹿原》叙述的故事发

生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一个阶段，是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在这段时间里，白鹿原上冲突频发，革

命轰轰烈烈，任何人都能抓住机会出头，如田小娥成为农协的妇女主任、白孝文后来成为县长等，读书

科举不再是出人头地唯一的选项。缺少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以及约束手段，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自然难

以为继。其次，儒家文化与封建社会互为支撑。中国在百年中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社会的大转型，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这一时期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儒家文化也因此受到极大

冲击，白鹿原上的人伦纲常不再是唯一的准绳，白嘉轩也不再是唯一的领袖。乡村安定时，村民们没有

生存的忧虑，可以很好地耕作休息、严守戒律；但是当封建社会的秩序被破坏，白嘉轩所代表的儒家文

化难以完成自身革命，只能走向衰落。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儒家文化本身的局限性——对人性的压迫使其在新时代裹足不前。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黑娃的抗争，这代表着一代人觉醒了自我意识后对封建礼教反叛。贯穿黑娃成长始

终的一个儒家文化的标志是祠堂。黑娃第一次与祠堂有交集是在入学时，他被白嘉轩拉着送进了祠堂。

但是他追求自由的信念，与一板一眼恭谨严肃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儒家的传统哲学给他上的第一课是

痛苦而无奈的。第二次与祠堂有关系是他将田小娥带回白鹿原。封建社会对于婚姻有着严格的要求，他

与田小娥的结合一没有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则田小娥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守妇德的淫荡贱女，多方面

原因都阻碍着他们被儒家文化接受。祠堂在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中有着神圣的象征，他们这种有违儒家

伦理的结合注定不能为祠堂所接纳，这也直接导致了黑娃叛出家族。黑娃与祠堂的第三次接触是在革命

浪潮的冲击下，怒砸祠堂的行为将反叛精神表现到了顶峰，也是他一直以来深受压抑的苦闷内心的宣泄，

鲁迅曾大声疾呼：中国几千年的“礼教”就是吃人！黑娃的行为是一个缩影，代表着社会动荡之际当人

们对孔孟思想教导的动摇与怀疑，长年累月的信仰使得他们变得麻木，当陈旧腐朽的传统文化难以与新

时代相融合时，他们依旧是软弱的，这时第一个敢于出面反抗、砸烂祖宗牌位的黑娃，便成了唤醒人们

麻木心灵的一道惊雷，是对长久以来儒家文化对人性压迫的反叛。 

4.2. 儒家文化的传承 

在《白鹿原》描述的年代，儒家文化形态的体制化己经土崩瓦解，成了民间百姓共同的无意识心理，

说明着儒家文化的底蕴深厚与不可替代性，这也照应着一生叛逆的黑娃在故事的最后，选择向主流社会

低头、向传统文化忏悔。陈忠实安排这一情节不无深意，黑娃的回归传达出了陈忠实对传统文明的思考

——儒家文化并非全然不可取。在黑娃历经半生风波后，他主动接纳了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他跪拜在

祠堂灵位前痛哭流涕地忏悔，并与儒家文化意义下的“良家女子”成婚，自此开始反省自身，学为好人

等，这些都代表着黑娃对儒家文化体系认可后的回归，代表着儒家文化仍有被借鉴的价值。 
今时今日我们在新的时代中重新审视《白鹿原》中涉及的传统儒家文化，既能摆脱特定时间阶段衍

生的特定感悟，获得更加客观与理性的看法，也可以从我们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白鹿原》全面地铺陈讲述了儒家文化的过去，陈忠实借此表达了他的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性

的肯定性，表达了他强烈回归儒家文化传统的意愿。以白灵为首，鹿兆海、鹿兆鹏这些新生代角色寓含

着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思考，他们从儒家文化中走来，接受了新的文化思潮后走向了新时代，这正代表

着儒家文化如果想走向新时代，势必要进行革新。这是这部小说的文化本性，也是对儒家文化的评价—

—虽然作为主流思想己经不合时宜，但是仍有许多优良传统值得借鉴统。至于如何由过去走向未来，这

是新时代交给我们的问卷。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儒家文化“和”的理念、仁义理念、宗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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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这四部分，对我们当下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同根同

源、密不可分，经过千年的传承与新时代的革新，它在今天仍旧熠熠生辉，也一定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5. 结语 

在国家把“文化强国”作为发展战略的当下，对儒家文化的溯源与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白鹿原》

作为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深度挖掘的文本，在今天同样有着极高的研究意义。作者通过书写白鹿原

上的百年风雨，揭示了上世纪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所独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时，在对儒家文

化何去何从的追问下着眼于民族精神重建，在对人物悲剧的书写中思考着民族未来。无论是作为儒家文

化的化身而存在的朱先生，还是儒家文化坚定的卫道者白嘉轩，亦或者是白灵、黑娃、白孝文、鹿家兄

弟这些选择各异人生经历也各异的后辈，都用自己的一生交出了面对时代洪流的答卷。对儒家文化一成

不变地坚守会渐渐落后于时代，而彻底反叛出封建传统依然会面临迷茫，儒家文化应如何转型以更加适

应当下社会的发展，优秀文化传统将如何继承以让民族心理得以持续沉淀和延续，这或许才是《白鹿原》

留给我们的永恒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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